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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的路]

百名红军战士宁可跳崖也不打百姓，村民感恩铭记

8822年年间间，，祭祭拜拜英英烈烈从从未未间间断断
十里八乡的村民逢年过节都会到沟底焚香烧纸，祭拜英灵，80多年从未断过。时间长了，崖底一处

石壁竟被熏得漆黑。
“不愿当俘虏而自杀，相信不止一支军队能做到，但宁死也不打老百姓，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做

到。”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杨又铸说出了一直以来他心中那个谜团的真正答案。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跃伟 刘飞跃

老红军的两个心愿

老红军陈世荣这辈子有两
个心愿，一是在有生之年回千
里外的老家湖南看看，另一个
是想亲口告诉老首长萧克，他
和52团的战友们没有当逃兵。
这两个心愿，都与村边困牛山
上那场战斗有关。

9月29日，齐鲁晚报记者来
到距离贵阳250公里的困牛山。
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这是
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山包。但真
正走近它，才能发现它险峻的
地势：三面环水，山顶树木稀
少，杂草丛生。拨开杂草，才能
发现脚下是悬崖。站在崖边，对
面又是高山，明明不远，当中却
隔着看不见底的深沟，只能听
到流水哗哗作响。

82年前那场惨烈的战斗，
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至今
深深影响着困牛山边百姓的
生活。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
王震率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
队，从湘赣苏区西征到贵州甘
溪、石阡，陷入湘、桂、黔敌军重
重包围。年仅17岁的陈世荣当
时名叫何步荣，是红六军团18
师52团一名司号员，那时的他，
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战斗会彻
底改变他的一生。

为掩护主力突围，52团担
当后卫，激烈的战斗后，红军战
士将敌人引向困牛山不同方
向。敌军强攻数次都被打退，便
蛊惑或胁迫百姓走在前边。

当时一些村民在对面山坡
上躲避战火，亲眼目睹了战斗。
村民刘朝选多年后回忆，当时有
的战士只好往天上打，有的找时
机瞄准穿军装的敌人打。经过三
昼夜苦战，52团仅剩下100人左
右，一步步退到悬崖边。

何步荣回忆，百姓和敌人
慢慢逼近，有的已经开始抢他
们的枪。战士们不愿打百姓也
不愿当俘虏，就在指挥员的呐
喊下砸碎枪支，一个个飞身跳
下70多米高的悬崖。

跳崖的约100名红军，多数
壮烈牺牲。村民蔡应举返回村
里时特意下沟底看了看，发现

“死去的红军一窖窖”（当地方
言，形容数量多）。还有村民回

忆，“红军死得很惨，有一个屁
股都插在树桩桩上”，还有的
说，两三天后经过附近还能听
见有人呻吟。

跳崖的战士中，少数人得
以生还，何步荣就是幸存者之
一，他被树藤缠住，后被一位陈
姓村民收留，改名陈世荣，在当
地娶妻生子，悄悄度过余生。

深藏半世纪的秘密

由家住困牛山旁的小伙刘
勇带路，记者不断拨开乱草和
蒺藜，从小路艰难下行到困牛
山悬崖下。悬崖被厚厚的杂草
盖着，从上看不到底，从下又望
不到顶。深沟被两旁大山挤在
中间，仅有几十米宽。沟底乱石
丛生，溪水从石缝中哗哗流过。

经过80多年的冲刷，这里
早已没有任何跳崖的痕迹，却
仍然让人倍感压抑。牺牲的红
军战士绝大多数不到20岁，都
来自湖南和江西，生命刚刚绽
放就长眠在这人烟罕至的深谷
中。即便少数和陈世荣一样活
下来的，也在当地隐姓埋名。白
色恐怖下，不管找部队还是回
原籍，都有极大的危险。

幸存的江西宜春籍战士李
育杰学木工赚钱，成了小有名
气的木匠，还有个外号叫“共匪
老李”。李育杰教会了在一富户
人家打工的战友汪忠明木工
活。汪忠明心灵手巧，长得也不
错，很受人喜欢，不料几年后意
外身亡。李育杰为他立了碑，碑
文写着：“汪忠明，江西吉安田
湾人……被洪军投入贵州……
若有忠明亲友来寻查，一见即
知。”因怕追查，他故意将“红
军”写为“洪军”。

但汪忠明的亲人永远也不
会知道，他们最牵挂的人去了何
处。即便是解放后，人们也选择
继续沉默。因为不少村民当年被
迫上山围困红军，都害怕被清
算。于是这场战斗竟湮没在历史
长河中，即便是萧克等人，也无
从知晓那场战斗的详情。

上世纪80年代起，有解放军
战史研究者来调查当年战斗情
况，陈世荣和乡亲们才打破沉
默。陈世荣也完成了他第一个心
愿，他回了一趟老家湖南汝城。
此时距他离家已经过去半个世
纪。“村里人都跑来看他，觉得他
是个传奇。”陈世荣的女婿覃智
学说，岳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高兴得热泪直流。
但困牛山战斗因为缺乏详

实的考证，只能停留在当地的
传说和史料的模糊记载中。“这
可是100人跳崖啊，人们肯定会
有疑问，他们哪来这么大的勇
气？”石阡市档案局副局长杨又
铸2001年时在县委党史研究室
工作，偶然接触到困牛山战斗
的一些资料。带着同样的疑问，
他开始了整整一年的调查，走
访困牛山附近多个村庄所有60
岁以上的老人。

陈世荣说，红军有纪律，不
能打老百姓，又不能当俘虏，只
能选择跳崖。而考证中杨又铸
发现，一些红军遗留的枪支中
还有弹药，这说明弹尽粮绝并
不是跳崖的原因。真相慢慢浮
出水面。

“不愿当俘虏而自杀，相信
不止一支军队能做到，但宁死
也不打老百姓，只有共产党的
军队能做到。”10月2日，杨又铸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他心
中谜团的真正答案。

越来越多的祭扫者

如今的困牛山上，一座石
碑巍然耸立，上书萧克题写的
碑名：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几枝菊花静静躺在碑下，碑前
两边各有一排不及一人高的松
树，这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
与红二军团合并而成）后人栽
种的。去年，包括任弼时的女儿
任远芳等20多人曾来此悼念。

2002年，贵州省和铜仁市
史志工作人员联合考察后，认
定红军跳崖壮举真实存在。
2008年纪念碑建成。如今，当地
政府部门、学校等单位每逢清
明都会来这里举办纪念活动。

蔡应举的孙子蔡朝晖是当
地小学的校长，他介绍，每年清
明节全校师生都会来。现在来的
人越来越多，自发来的也不少。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三
的女孩杨正苹上小学时也参加
过扫墓祭奠。“当时路不好走，从
学校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困牛
山。我们站在山上听校长讲红军
的故事，觉得红军真了不起。”

实际上，在纪念碑建成前
的70多年里，当地村民的自发
祭奠从未断过。逢年过节，十里
八乡的人们都会到沟底红军牺
牲的地方焚香烧纸，祭拜英灵。
时间长了，崖底一处石壁竟被
熏得漆黑。

祭拜者中，陈世荣是最特殊
的一个。覃智学记得，岳父常到
困牛山下看望牺牲的战友们。

提及以前的事他或是面色
凝重，或是热泪盈眶。老人总会
说自己很内疚，没完成好首长
交代的任务。

为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
碑题词时，萧克身体已经非
常虚弱。几个月后他便去世，
享年102岁。这位开国元勋在
生命的尽头，终于知道了他
魂牵梦绕的8 0 0名士兵的下
落。而此时，陈世荣已经去世
了7年，他的第二个愿望终于
实现了。

闭闭塞塞的的小小城城苏苏醒醒了了

本报记者 张跃伟 刘飞跃

困牛山所处的贵州省铜仁
市石阡县，因为交通不便，这里
是贵州最闭塞的地区之一。就在
3年以前，石阡到贵阳220公里路
程，坐车还需要一天的时间。“早
上出发得到贵阳吃晚饭，一路下
来还得披一身土。”当地的司机
对行路艰难感触非常深。

好在新建的安江高速和沿
榕高速都经过石阡，现在从石
阡到贵阳只需3个小时。交通方
便了，来往的人也多了，小城有
了希望。

石阡有个和济南类似的别
称——— 泉都，当地温泉很有名，
现在正大力开发旅游产业。县
政府大楼不远处的河边，一座
崭新的温泉度假酒店颇为气
派，一晚房价300多元，价格这
么高是有底气的，酒店工作人
员说，石阡自然环境很好，来旅
游的人越来越多。

县城有了变化，乡村却仍
然寂静。9月29日，记者从县城
到困牛山30多公里山路，中巴

车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接近
困牛山的十几公里路石子遍
地，坑洼不平，汽车通过得小心
翼翼。25岁的村民赵勇说，现在
的路还算有改善，十几年前这
里根本就没有供车通行的路，
村民出山全靠步行。

因为山里种地挣不了多少
钱，当地又没有什么产业，村里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人
和孩子。赵勇因为近来经济不景
气，没找到好的打工机会，正在
家呆着，准备过几天再出去。他
的两个姐姐都在外出打工时结
识了男友，嫁到四川去了。

记者返程时错过了最后一
班中巴车，赵勇便骑着摩托，送
记者到大一点的村搭车。摩托
在石子路上不断颠簸，赵勇也
不断抱怨着：“这石子铺了好几
年，说是要修水泥路，到现在都
没动静。”

覃智学也觉得，得赶快修
好，既能帮乡亲脱贫，也方便祭
扫者前来。最好在困牛山上再有
个纪念馆，让人们能了解当年的
情形，也能有个歇脚的地方。

葛记者手记

张跃伟

刘飞跃
石阡县

困牛山悬崖下，当年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跳崖的。

9月28日傍晚，贵州铜仁市石阡县马路上车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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